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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托尼·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《最蓝的眼睛》，叙述了以白人为主导的文化及审美
对黑人群体的精神殖民。莫里森从听觉感官方面刻画了白人如何对黑人群体进行精神迫害，这
也体现了文学中对“尚听传统”的延续。通过从听觉叙事角度分析《最蓝的眼睛》中的“声音
帝国主义”“消极音景”以及“无声音景”，能够揭示黑人群体如何将白人的声音压迫转化为
内在的自我规训，最终导致黑人内部的种族自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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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引言

托尼·莫里森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

的黑人女性作家，她的作品也主要聚焦于种族

性创伤的感官书写。而作为托尼·莫里森的第

一部长篇小说，《最蓝的眼睛》以第一人称全

知视角及多重叙述视角，叙述了一个黑人小女

孩佩科拉祈求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，但最终变

得疯癫的故事。小说中佩科拉对蓝眼睛的病态

渴望，揭示了白人主导的审美标准对黑人群体

的心灵摧残与自我异化。目前，国内外学者对

《最蓝的眼睛》的研究多聚焦于叙述视角、女

性主义、创伤理论、象征意象等传统维度，而

忽略了声音作为一种隐秘的规训力量在种族

压迫中的叙事功能。事实上，声音在该小说中

也是一个重要的叙事手段。莫里森在小说中精

心构建了听觉暴力体系，揭示了白人群体如何

悄无声息地实现了对黑人的精神殖民。

“听觉叙事，指的是文学作品中与听觉感

知相关的表达与书写”。[1] 在印刷和书写文化

兴起之前，人类主要通过口头转述的方式记录

和传承需要让后人铭记的事件。这种形式形成

了最早的听觉叙事模式。但当文字出现并随着

印刷术的普及而成为记载历史和传播思想的

主要渠道之后，人们对于视觉的重视越来越突

出，听觉叙事 “退居二线”，成为了视觉叙事

的一种补充[2]。近年来，为了缓解文学研究中

的“失聪”弊病，“听觉参数”被纳入叙事学

理论体系，以听觉叙事为指导的文学研究成为

学界时新的研究范式[3]。国内学者对听觉叙事

理论贡献较大的是傅修延，他在 2021年出版

了《听觉叙事研究》，提出了听觉叙事研究的

两个概念——“音景”和“聆察”，为听觉叙

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风向标[4]。鉴于此，本文

主要聚焦听觉叙事维度，运用相关的听觉理论，

聆察小说中白人的声音暴力如何实现对黑人

的规训，以及黑人内部的消极音景、无声音景

如何导致他们的种族自卑。

2.白人主导下的声音殖民

尽管美国自诩为人权人士，但是种族歧视

问题却一直是美国的痼疾。“在美国，白人群

体对黑人群体蓄意的误听和听觉臆想——往

往受到国家纵容——长久以来都是生死攸关

的问题”[5]。声音是白人对黑人进行种族歧视

的重要渠道之一。在动物世界里面，动物主要

依靠声音和气味来划分领土。而在人类世界，
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类越来越依靠视觉行事，

对于领土的划分也是依据视觉范围。因此，当

视觉成为人类的主线，听觉相对“退居二线”

时，听觉空间也更加容易受到他人的侵犯。傅

修延在书中谈到，“视觉优先原则在某种程度

上反而助长了噪音的当代泛滥：既然空间的划

定是在视觉主导之下进行，那么声音的越界侵

犯就不会像有形之物那样受到严格监管。”[1]

夏弗也在《声景学》中谈到，“当声音的力量

足以创造一个巨大的声学轮廓时，我们也可以

说他是帝国主义的”[6]。夏弗把这种声音殖民，

即能够制造扰人的音景的权力，称为“声音帝

国主义”。

在小说《最蓝的眼睛》中，宝琳就是受到

白人的声音殖民，而产生种族自卑的典型代表

人物。宝琳在怀孕后喜欢上了看电影，电影里

面白种人的衣冠楚楚，白种男人对他们女人的

温柔体贴，以及她们干净的大房子里都让她感

觉羡慕不已。电影以一种视听结合的方式，侵

入了宝琳的生活的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。这些

影像不仅是娱乐，对于黑人来说，更是种族主

义美学的传教布道：她们想摆脱黑人的外貌，

成为金发碧眼的白种女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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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宝琳在医院生产时，仍然没有逃过白

人对黑人的声音殖民。白人医生用产房做解剖

台，将她的身体贬为牲口：“给这些女人接生

不会有任何麻烦。她们能很快生出来，而且不

会疼痛。就像下马驹儿一样。那几个年轻人低

声笑了笑。”[7]这些嘲笑的声音在无形之中侵

占了宝琳的听觉空间。傅修延指出：“与可见

的物理空间一样，听觉空间也会形成对人的约

束或曰规训”。[8]白人对黑人听觉空间的侵占，

形成了对黑人的精神殖民，导致了黑人内部的

种族性自我殖民。正如宝琳在和边境小镇的黑

人妇女的相处过程中，黑人妇女对宝琳的自然

卷发的嘲笑。这些黑人妇女“嘲笑”的背后，

体现的却是黑人种族内部的自我歧视。

乔利也是一个在白人听觉暴力体系下成

长的受害者。乔利在他的姨母的葬礼上，与达

莲娜一起外出时发生了性关系。然而在这一过

程中，两个白人闯入了他们的私密空间。两个

白人打着手电筒，举着枪威胁着乔利：“继续

干啊！小黑鬼！”乔利被迫进行着这一过程，

然而心底产生的却是对达莲娜的恨。傅修延指

出：“在‘声音帝国主义’面前，人人都有可

能变成物理防范的弱者，在这方面英雄和普通

人没有区别”[1]。乔利遭受白人的听觉暴力，

无力反抗白人，只能被白人的声音所规训。而

这场规训的终极成功，在于它扭曲了乔利的欲

望结构。“乔利爱他的女儿，但他的爱也是致

命的。当他强奸佩科拉时，他混淆了爱与欲，

温情和暴力，父亲与恋人的区别”。[9]乔利从

此由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，他在黑人女性身体

上复刻白人的暴力，将殖民者的声音炼成自我

奴役的锁链。

白人所主导的审美及文化，形成了侵占黑

人听觉空间的声音帝国主义。乔利和宝琳正是

在白人听觉暴力的体系下，不知不觉的完成了

对自己种族的厌恶。宝琳在白人声音的洗脑下，

成为了一个忽略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的母亲，成

为了白人家庭的奴隶以及白人文化的代理人。

而乔利经过一系列遗弃与屈辱事件后，也成为

了白人物化的受害者。白人文化的声音殖民导

致了黑人内部的种族性自我殖民。

3.非裔生活中的消极音景

音景是指声音的景观或声音的背景，与图

景相对。夏弗指出，“声景分析者首先必须要

做的是发现音景的重要特征”。[6]因此他也概

括出了音景的三个特征：主调音、信号音、标

志音。主调音确定了整幅音景的调性，勾勒出

了整个音响背景的基本轮廓。信号音在整幅音

景中个性鲜明，特别容易引起注意，比如口哨

声、钟声、号角声等。标志音，标志一个地方

的声音特征。同时，根据个体对声学环境的感

知评价，音景可以分为积极音景和消极音景。

当所处的环境引发愉悦感或舒适感时，通常被

判定为积极音景；反之，若环境引发不快感或

不适感时，则被归为消极音景。[9]

在小说《最蓝的眼睛》中，宝琳和乔利组

成的家庭，其内部弥漫着典型的消极音景。家

庭通常被视为情感的庇护所，然而与克劳迪亚

一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佩科拉一家不仅缺少

基本的亲情纽带与温情关怀，反而充斥着冲突

与家庭暴力。而他们的孩子在这种充满冲突与

压抑的声学环境中成长，其心理和性格也不可

避免地受到了影响。

小说中呈现了多幅消极音景。而其中较典

型的一幅是宝琳和乔利由于争吵而制造的消

极音景：由于乔利前一夜醉酒，所以在第二天

的清晨，宝琳故意在沉闷的厨房里制造出刺耳

的噪声。锅碗瓢盆在宝琳的手中哐啷作响，这

每一声都是充满着刻意与对乔利的威胁。宝琳

故意发出的一系列噪声构成了这幅消极音景

的主调音，奠定了此时此刻的背景基调，也预

示着接下来即将爆发的争吵：“‘你得起床醒醒

酒了，你到底去不去给我弄煤？’。没动静。

‘乔利！’没动静。‘你今天早上可别惹我，伙

计。你要是再吐一个字，我撕了你！’。 没动

静。”[7] 乔利始终无动于衷的反应激怒了宝琳。

宝琳与乔利的争吵声构成了这幅消极音景中

的信号音。在宝琳琐碎而无聊的日子中，她依

靠这些争吵来打发无聊。然而，对蜷缩在恐惧

中的佩科拉而言，这些由父母的争吵声构成的

消极音景，早已蛀空了她的安全感，滋生出了

深埋心底的自卑。

然而比语言暴力更令佩科拉恐怖的是，这

场由言语上的争吵发展成了行动暴力。“她没

有松开那口铁锅，用它使劲撞击乔利的大腿和

裆部。乔利一脚踩住她的胸口，她丢掉了锅。

他跪下来狠命地朝他的脸扇了好几下”。[7]面

对父母互殴的场景，佩科拉却只能用被子蒙住

脑袋，祈求能从这个世界上逐渐消失。然而无

论她怎样祈求，她都无法消失。“在白人文化

价值观念的影响下，黑人开始用白人的文化价

值观去审视社会，将蓝眼睛、白皮肤看成美丽

漂亮的象征，而将黑皮肤、黑眼睛视为丑陋的

标志，在这种白人化的文化审美中，黑人迷失

自己的身份”。[11]佩科拉在家庭中不受重视，

她逐渐意识蓝眼睛和白皮肤才是美丽的象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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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和白人一样是蓝眼睛才能获得父母的爱。

此外，对于佩科拉来说，学校的生活也充

满了消极音景。在学校，佩科拉是唯一一个单

独坐双人课桌的学生。连老师们都尽量避免撇

到她，只有当全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问题时，

老师才会点她的名字。同学们也嘲笑她、排挤

她。当某个女孩想羞辱某个男孩儿时，她会喊：

“鲍比喜欢佩科拉！鲍比喜欢佩科拉！”。[7]而

面对这样的喊声，不会有人站起来维护佩科拉，

引来的却只有同学们一阵阵的嘲笑声。这些侮

辱性的叫喊声和嘲笑声构成了消极音景中的

信号音，让人无法忽视。

一幅幅这样的消极音景，压垮了佩科拉，

让她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丑陋的。她把被孤立和

排挤的原因归结于自己的丑陋。最后，她将希

望寄托于蓝色的眼睛。她认为，如果拥有了蓝

色的眼睛，就能变得漂亮，从而得到父母的喜

爱与同学的夸赞。

4.黑人群体的无声呐喊

音景包括有声音景和无声音景：“音景不

光由声音构成，无声也是音景不可或缺的成

分”。[12]无声音景是一种声音叙事策略，它不

仅常用于音乐、电影等视听媒介，在小说中也

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。作者能够通过刻

意营造一种静默的声音状态，带给读者出一种

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叙事效果。无声音景也

需要在空间中形成，在书中无声音景主要表现

为画面的静音感。[13]

在小说《最蓝的眼睛》中，佩科拉是失语

的主体。佩科拉的失语构成了一幅幅无声音景，

叙述了佩科拉在被白人精神殖民化了的黑人

家庭中遭受的迫害。佩科拉一家挤在一个店铺

的前厅，这个店铺的墙皮脱落、昏暗阴沉，位

于一片由于地产商突发奇想而酿成的残骸之

中。佩科拉一家在这里过着恶劣的生活。他们

住在那里是不仅因为穷，而且是因为他们觉得

自己是长相丑陋的黑人。他们的丑是来源于信

念，来源于由于他们对白人审美的认同。他们

遭受着白人文化的精神殖民，成为了白人主导

的文化规训下的产物。佩科拉不仅遭受了来自

白人的歧视，更成为了被白人文化规训后的黑

人的歧视。而她的父母是最大的施害者。

佩科拉在宝琳工作的白人家里不小心打

翻了一盘馅饼，馅饼里面的滚烫的蓝莓酱撒出

来溅到了佩科拉的腿上。佩科拉大声尖叫起来，

而作为她的母亲，宝琳的第一反应却是打骂佩

科拉。她说了一番比蓝莓馅还要灼人的话：“蠢

货……我的地板,乱成这样……看你都干了什

么……干活……滚出去……现在就滚！”[7]而

面对被吓哭的白人小女孩，宝琳却是温柔以待。

面对宝琳这样截然相反的态度，佩科拉只能保

持沉默，无法为自己发声。家人本应是我们最

亲近的人，然而佩科拉面对自己的母亲都无法

发声反抗，体现了佩科拉在这个家庭中遭受的

伤害。

面对同学和邻居的辱骂时，佩科拉也始终

以沉默应对。这种沉默并非单纯的怯懦，而是

一种更深层的精神暴力内化的体现。当一群小

男孩儿在学校的操场上将佩科拉围成了一圈，

用充满种族侮辱性的童谣——“小黑鬼，小黑

鬼，你爸爸睡觉光屁股……”——尽情的玩弄

着她。这些小男孩的声音形成了一堵声墙，将

佩科拉彻底禁锢在其中，无法反抗。塞古拉指

出，“无声是有意义的，它是赋予新的细节或

含义”。[13]佩科拉的失语，不仅是外部压迫的

结果，更是黑人种族性自我殖民的表现。

此外，在面对邻居的辱骂时，佩科拉也无

法发声。当朱尼尔为逃避责任，而诬陷是佩科

拉导致猫死亡时，朱尼尔的母亲杰拉尔丁——

一个恪守中产阶级体面、以浅肤色为傲的黑人

女性——用冰冷的话语下达了驱逐令：“你这

恶心的小黑婊子。从我家滚出去。”[7]这句话

中包裹着的种族侮辱，甚至比操场上的童谣更

具有摧毁力，因为它击中了被黑人认为的双重

污点：种族与女性。面对朱尼尔的赤裸的诬陷

与其母亲刻薄的驱逐，佩科拉甚至失去了辩解

的欲望。佩科拉的沉默构成了一幅无声音景,
昭示着黑人群体中种族与阶级的暴力对底层

黑人的伤害。

佩科拉长期的失声，是黑人群体内种族、

阶级、性别三重压迫导致的结果。家庭内部的

消极音景、学校及邻居的辱骂声，都形成了一

堵将佩科拉囚禁于无声地狱的围墙，揭示了黑

人种族性自我殖民的可怕力量。

5.结论

“人的声音具有情感色彩，声音的音色可

以向外界传达说话人的内心情感和心理状态。

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声音的描绘往往具有深意。”
[15]通过分析文本中人物的声音，可以感知人物

的思想及情感。本文通过“聆察”《最蓝的眼

睛》中佩科拉及其父母的声音，解析小说中白

人通过侵占黑人群体的听觉空间而对黑人群

体进行的精神殖民，造成了黑人群体对种族歧

视的自我内化，从而在黑人种族内产生了的消

极音景及无声音景。白人对黑人群体的听觉空

间的侵占，导致了其对于白人审美的认同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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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种族文化及审美的歧视。

在小说《最蓝的眼睛》里面，佩科拉及其

父母都是白人对黑人实施声音帝国主义后的

受害者。而佩科拉的父母受白人影响后，又将

对黑人的歧视转移到了佩科拉的身上。佩科拉

面对来自家庭以及学校的消极音景，导致了其

对自我的怀疑于厌恶。她将他人对自己的孤立

与侮辱都归结到了自己身上，认为是因为自己

长得丑才会不受到他人的喜爱。长期受到父母

的打压与社会的歧视导致了佩科拉的失语，直

至最后对蓝色的眼睛求而不得后的疯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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